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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的遗存都很丰富，主要堆积的范围大致相若；遗址时间跨度

超过两千年，且在文化上传承延续。其为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核心区，在受到中原文化影
响的同时，保留强烈的地方特色，并向周围辐射，形成一支分布范围甚广、影响很大的考古
学文化。三星堆遗址是先秦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中心聚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为中国仅
见、世界罕见，是研究古文明演变的绝佳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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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正在召开的是“三星堆与世界文明国际
学术研讨会”暨“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纪
念会”。其实，“祭祀坑”发现前后，四川也不乏
重要发现，如羊子山土台［1］、新都战国大墓［2］

等等，但其所有发现都无法和两个祭祀坑发现价

值意义相比。因为祭祀坑的发现，对中国先秦考
古尤其是古蜀文明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

响，以致学术界多年探讨的“长江文明说”由此
前少数学者的探讨，成为了今天的共识。三星堆
祭祀坑的发现开创了四川考古的新时代。有专家
说，以三星堆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一系

列发现的价值意义再怎么评估都不为过。我们认
为这绝不是溢美之辞。不过既往对三星堆古文明
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抽象而泛泛地说：一是说早期

古蜀国不是子虚乌有；二是说长江也有古老的文

明；三是说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等量齐观，甚至

在多方面超过黄河文明，但均少进行具体的比

较。在纪念祭祀坑发现三十年之际，我们尝试以
三星堆的新发现为基础，将其与全国同时同期同

级别的遗址比较，重新评估三星堆古文明在中国

古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
本文所指的三星堆古文明是指以三星堆遗址一

至四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及其所反映的物质文明。
在三星堆近年的新发现尚未公布以前，大家比较一

致的共识是，它包括了三星堆一期文化、三星堆文
化、十二桥文化三个文化阶段的依次堆积［3］。
现在都是大数据时代，很多文章都爱进行量

化分析，所以本文也主要是通过对一些数据的分

析比较，最终落脚到三星堆文明的时长、空间分
布、以及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三个维度。故采用了
以上题目。

一 三星堆古文明的“长度”

这里的长度是指三星堆遗址的时间长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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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延续时长的认识，随着考古的不断发

掘和研究的深入，有个变化的过程。最早是在上
世纪三十年代初次发掘后，有学者认为其时代在

周汉之间。上世纪七十年代妇好墓发掘后，四川
学者根据对玉器的比较，认为时代可到商代晚期
［4］。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礼
器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年代参考，发掘者将时代上

推到了商代中期，并在地层中发现新石器时期的

堆积［5］，但堆积很零星，和二、三期不确定是
否连续。1990 年后，发现了夏商时期的面积达
4 平方公里的城址，以及新石器晚期墓地［6］。
2000 年以后大面积发现三星堆一期的地层堆积，

三星堆一期遗存不但丰富而且分布范围约 5 平

方公里［7］。
以上是往上延。从祭祀坑的时代往下延，就
是大家说的三星堆四期文化。以前多有学者认为
三星堆三期以后，三星堆遗址虽有堆积，但不成

片、不丰富，在三星堆四期，文化中心已转到成
都十二桥。而十二桥附近恰巧又发现了规模宏
大、等级极高的金沙遗址［8］，这一推断看起来似
乎更加合理。但我院十二五期间的勘探和试掘，
特别是在遗址外围附近的发掘，证明在三星堆四

期，三星堆遗址还是一派繁荣，城墙还在继续夯

筑、修补和使用，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遗址
内涵比三期还丰富，并未衰落，更看不出急遽衰

落的迹象［9］。
由此，有几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第一，三星

堆遗址的文化堆积，一至四期都很丰富，主要堆积

的范围也大致相若。第一期分布面积近四平方公
里，比同时期的宝墩文化的中心聚落宝墩遗址大得

多，发掘的可复原的器物有 2000 余件［10］。根据
C14测年数据，年代从最早的距今 4800—2600 年
前［11］，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第二，一至四期的
堆积在地层上是连续的，文化上是传承延续的。

二 三星堆古文明的“宽度”

这里的宽度是指文化辐射所达到的最远距

离。三星堆遗址所处的成都平原是三星堆文化的
核心区。关于这一点也有个认识过程。1960 年

代发掘的月亮湾，虽出有新石器晚期的遗存，但

发掘者并不敢下定论。通过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
发掘，才正式确认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继
后，三星堆城墙的发现又引爆了成都平原古城群

和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的大发现。今天所见的成
都平原五千年前的桂圆桥文化可视为三星堆一期

的源头。约当距今 4800 年前后的三星堆一期时，
四川宜宾、汉源，贵州的赤水地区已有共同的文
化因素的发现，证明这些地区间是有联系的。鉴
于在这广大区域内，三星堆遗址的中心聚落地位

无可争议，有理由推断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三

星堆的影响。夏、商、西周初时期是三星堆文化
的鼎盛阶段。三星堆文化的辐射力更为强大。东
到三峡里的西陵峡，北至汉中、宝鸡，南有汉
源、宜宾、土城、感驮岩，远到越南北部的永福
省。如果把最远点连线成区域后，我们会发现这
是个疆域和影响很大的帝国。与三星堆同期的郑
州商城，面积相当，疆域广阔，为大家所熟知。
从三星堆城的规模和出土物的精美及来源来看，

有这么大个帝国再正常不过。

三 三星堆古文明的“高度”

这里的高度是指三星堆各期文化，尤其是

二、三期所达到的文明高度。一期的新石器晚
期，和全国大约同时期的中心聚落有良渚、石
峁、陶寺、石家河古城等。虽然迄今为止，三星
堆一期出土遗迹遗物的丰富性、精美度和种类上
都远逊于以上其他在早期文明，但聚落的大小应

该也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出国力的大小。 （见附
表）。
简言之，红山、石峁、良渚、陶寺、石家
河，其中面积最大的比三星堆遗址少 100 万平方

米，就是说三星堆是同期最大的中心聚落（还没

找到城墙，未必就没城墙，发掘者中也有认为已

找到城墙）。关于上述几处中心聚落，很多学者
将其视为所在区域文明起源的代表性遗址。在三
十多年来文明起源时代大大提前的评估浪潮中，

不少学者走得更远，认为以上遗址所处的时代已

迈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自然的，三星堆遗址一

古蜀文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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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也在文明起源的大遗址群中，是中国文明起源

时期满天星斗中，西南地区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三星堆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三期的文

化堆积和面貌。一座约 4平方公里的大城（和同
期的郑州商城规模相当）、三个小城、大型夯土
台（同期最大） 和夯土台上两座面积约千平米的

大型建筑（是南方同期单体建筑中面积最大的）、
两个举世无双的祭祀坑。这一时期三星堆文明达
到最高成就。以前，当祭祀坑发现时，大家都觉
得应该有与其品级相当的城墙、城市、宫殿、城
外的聚落、远播的影响，以及高级别的王陵、发
达的手工业作坊。经过三十年孜孜以求，到今
天，除后两项外，其它各项考古发掘都有不同程

度的斩获。总体来看，成果丰硕，远超预期。以
祭祀坑来说，其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的数量、
体量、造型艺术的成就，都是同时期最高的。黄
金、海贝等遗物透露出的信息，又反映了其文化
的独特性。综合来看，夏商时期，中原以外许多
地方都受到中原的影响，也可以说生活在中原的

阴影之下。唯有三星堆古文明，受影响之外，还
顽强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在若干方面和中原文化

并驾齐驱，在艺术造型、大型器物铸造、黄金的
锻打利用等方面，甚至还超过中原。
三星堆四期，即西周阶段，前已指出，原以

为文化中心移到成都金沙、十二桥一带。但十二
五期间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证实了城墙还在修

补加固、遗址范围还在扩大、文化堆积仍然丰
富，毫无衰退迹象。长江中下游同时期的遗址
中，并没有那个遗址在规模、包含物上可以和三
星堆相提并论。周初，周天子在东方分封了很多
诸侯，他们或纹身披发、或筚路蓝缕，大多诸侯
经营数代才过上稍微富足的生活。据文献记载和
考古发现来看，直到西周晚期，没有一个诸侯的

都城达到三星堆古城的规模。从三星堆遗址的第
四期堆积及范围来看，说它是除周原、沣西外，
同时代最大的遗址，恐怕大家也没有异议吧。

四 结语

由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个三星堆遗址的发

掘，三星堆考古进入到后祭祀坑时代。祭祀坑的
发现带给四川考古学者们自信，大胆地去寻找夏

商时期的城墙进而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30
年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考古发现，足以颠覆

祭祀坑发现时人们对三星堆遗址、以三星堆遗址
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认识。
从距今 5000 年前后，中国大地有成百的颇

具规模的原始聚落，其中特大型聚落生产力的发

达和生产关系的复杂程度，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

为他们即将或已经跨进国家文明阶段，三星堆也

是其中之一。必须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众多
的文明起源遗址中，三星堆遗址虽处于向文明迈

进的遗址群的第一方阵，是长江上游、中国西南
地区最大的中心聚落。但是在第一方阵的团队
中，三星堆文明程度并不是最高的，也不是跑得

最快的，与良渚、石峁、石家河等相比，三星堆
的步伐要蹒跚些。她还有远离中原、僻居西南的
地理上的不足，但上述那些向文明方向迈进的遗

址，有一些可能进入了文明的门槛，另有一些则

是昙花一现，像天空一闪而过的流星，不见了踪

迹。相比之下，三星堆虽然像个出生时不足月的
婴儿，但他毕竟出生了———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跨进了青铜时代。
进入文明的少年青春期，也就是我们考古

探讨的文明起源的诞生、发展期，中原地区有
很多大型遗址，像王城岗［12］、二里头［13］、东下
冯［14］，他们确实具备王者气象，但到今天为止，

许多文章还在讨论他的主人和文化来源。而在三
星堆原址上发展起来的三星堆古文明遗址第二

期，是大家公认是早期古蜀文明的遗存。四千到
三千年前后，除三星堆外，上述遗址均已衰落，

原来生活在此的主人已不知所踪。新诞生的遗
址，与前述遗址非但看不出任何直接的继承关

系，而且距文明起源地的大遗址的距离，近的都

在一百公里外。三星堆的新石器晚期堆积上直接
叠压夏时期的遗存，分布面积相若，文化面貌是

直接承袭关系。到了商时期，作为华夏文明核心
的中原地区，灭夏的商继承了夏，但文化传承的

典型代表并不是在同一个遗址上演绎。二里头没

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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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三星堆遗址各期重要遗存表

遗址 分期 绝对年代 相对年代

三 3600~3200BP 商

四 3200~2600BP 西周 3.5 平方公里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青关山土台及 F1、F3，青关山
H105、西城墙北段拐角四期补筑城墙，遗址外围较多同时期
遗址（已经调查的鸭子河上游即有 17 处小型遗址）

3.5 平方公里

三星堆外城圈（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北城墙，周长约
7000 米，面积 3 平方公里），仓包包小城（北城墙东段、东
城墙北段、仓包包城墙、李家院子城墙，周长 1400 米，面
积约 9万平方米），青关山人工土台及 F2

分布面积 重要遗存

三星堆

一 4800~4100BP 新石器时代晚期 5平方公里

青关山夯土台 （面积超过 500 平方米）、大型柱洞式建筑
（目前成都平原仅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有发现，但二者均无
大型人工夯土台）、仁胜墓地（部分随葬玉器、象牙）

二 4100~3600BP 二里头文化时期 3.5 平方公里

月亮湾小城（西城墙北段、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月亮
湾城墙，周长约 3000 米，面积约 47 万平方米），青关山人
工土台，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月亮湾台地，仓包包祭祀坑
（铜牌饰、铜瑗等）、月亮湾器物坑（玉石列璧）

有商的像样的文化堆积，尸乡沟［15］、二里冈［16］、
盘龙城［17］等遗址中也见不到跟二里头一样丰富的

夏遗存。到商晚期，公认的商朝都城所在地殷
墟遗址，也主要是商晚期的地层，即使有更早

更晚的堆积，和商晚期堆积的规模、档次也相
差甚远。而三星堆却二期（商早）、三期（商晚）
直接叠压。文化面貌上，三星堆与中原地区商文
化的发达程度虽不是并驾齐驱，但在某些方面，

如文化的想象力和艺术的创造性上，却似远超

商人。
西周王朝把都城建在关中的沣西［18］，被灭

的商都即成为了废墟。同时期的三星堆古文明仍
然坚守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遗址。
夏商西周时期，三星堆古文明处于第一文明

发展方阵，在有些指标上还靠前。
从原始社会的解体、文明的孕育、诞生、发

展、走向辉煌、到开始衰落，都在一个地方不间
断地演进，这就是三星堆遗址。虽然她的文明发
达程度整体来说并没达到中原夏商周的高度，但

这个遗址延续了足足有二千年之长。这个现象为
中国仅见，世界罕见。我们知道，探讨文明起源
和演进的方式是人类要破解的世界五大五大谜团

之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
究，其价值意义更加不可估量。
三星堆遗址是研究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蜕

变、文明起源、孕育、诞生、发展、辉煌、衰落
的绝佳实物标本。从在一个遗址上集以上几者为

一身，人类古文明在一个遗址上长时间地演绎了

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中国唯一

的标本。她还是中国唯一延续了两千年的先秦古
都城遗址。以上几点，即使放眼世界范围来看，
也可能都是很罕见的。
因此，对其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和保护仍然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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